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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七
月
七
日
，
蘇
聯﹁
末
代﹂
外
長
、
格
魯
吉
亞
前

總
統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去
世
，
享
年
八
十
六
歲
。
蓋
棺

論
定
，
西
方
政
治
家
評
價
他
是﹁
冷
戰﹂
的
終
結
者

之
一
，
兩
德
統
一
大
功
臣
。
斯
人
遠
去
，
二
十
年
前

採
訪
他
的
一
幕
恍
若
眼
前
。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月
中
旬
，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作
為
國
家
元
首
即
將
訪

華
，
中
國
駐
格
大
使
李
景
賢
專
門
請
我
到
第
比
利
斯
採
訪
，
既
為
高
訪

營
造
氣
氛
，
也
有
小
小﹁
私
心﹂
。
因
為
當
時
國
內
唯
一
一
位
駐
外
高

加
索
︵
在
阿
塞
拜
疆
首
都
巴
庫
︶
記
者
只
報
道
格
戰
亂
等
負
面
消
息
，

使
國
人﹁
談
格
色
變﹂
，
李
大
使
希
望
我
能
在
當
地
多
走
走
，
寫
些
客

觀
報
道
。
我
從
阿
拉
木
圖
經
莫
斯
科
轉
機
後
，
便
來
到﹁
溫
泉
之
城﹂

第
比
利
斯
。
親
眼
看
到
白
雪
皚
皚
的
大
高
加
索
山
脈
、
滿
城
葡
萄
藤
環

繞
，
真
無
法
把
它
與
戰
亂
掛
上
鈎
。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在
總
統
府
接
受
了
採
訪
，
他
與
電
視
上
見
到
的
沒
什

麼
兩
樣
，
滿
頭
銀
髮
，
講
話
帶
有
濃
重
高
加
索
口
音
，
發
不
出
俄
文
的

Р
捲
舌
音
。
最
令
我
吃
驚
的
是
，
辦
公
室
陳
設
簡
單
，
窗
戶
對
面
的
牆

上
竟
有
一
道
長
長
的
裂
紋
。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並
不
回
避
國
內
政
治
危
機
，﹁
目
前
局
勢
的
確
比
較

複
雜
，
但
與
去
年
相
比
，
已
經
趨
於
穩
定
了
。
前
不
久
，
我
們
通
過
了

獨
立
後
的
第
一
部
憲
法
，
在
此
基
礎
上
將
舉
行
總
統
和
議
會
選
舉
，
今

後
四
五
年
是
建
設
和
發
展
國
家
體
制
的
重
要
階
段
。﹂
他
也
重
點
介
紹

了
經
濟
形
勢
，﹁
目
前
經
濟
仍
很
困
難
，
但
已
出
現
好
轉
跡
象
。
不
久

前
發
行
的
國
家
貨
幣
拉
里
已
成
為
國
家
唯
一
的
流
通
和
支
付
手
段
。﹂

他
對
即
將
舉
行
的
總
統
選
舉
信
心
滿
滿
，
稱
六
名
候
選
人
中
，
自
己
得

到
大
多
數
選
民
支
持
。

儘
管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受
訪
中
表
現
得
自
信
，
但
從
一
九
九
二
到
一
九

九
三
年
，
這
個
常
被
人
當
成
美
國G

eorgia

州
︵
格
國
名
與
該
州
名
英
語

相
同
︶
的
外
高
山
國
經
歷
了
四
場
內
戰
：
首
任
總
統
加
姆
薩
胡
爾
季
阿

被
推
翻
；
北
方
的
南
奧
塞
梯
公
決
入
俄
；
西
北
的
阿
布
哈
茲
宣
布
獨

立
，
格
軍
兵
敗
蘇
呼
米
；
加
姆
薩
胡
爾
季
阿
反
撲
，
佔
領
西
部
大
片
領

土
。
就
在
烽
火
連
天
的
一
九
九
二
年
初
，
謝
氏
從
莫
斯
科
回
國
收
拾
殘

局
。
我
眼
前
的﹁
銀
狐﹂
顯
得
很
疲
倦
，
正
在
用
當
蘇
聯
外
長
積
累
的

人
脈
和
威
望
，
為
剛
剛
獨
立
的
國
家
苦
苦
支
撐
。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曾
是
戈
爾
巴
喬
夫﹁
改
革﹂
的
最
堅
定
支
持
者
，
蘇

共
中
央
巨
頭
之
一
，
也
是
中
蘇
兩
黨
兩
國
關
係
恢
復
正
常
化
的
功
臣
，

曾
四
訪
中
國
，
直
接
促
成
了
一
九
八
九
年
五
月
戈
爾
巴
喬
夫
訪
華
。

受
訪
中
，
他
專
門
提
到
，
應
該
恢
復
將
格
中
兩
國
連
接
起
來
的
古
絲
綢

之
路
。
回
頭
來
看
，
我
真
欽
佩
他
的
先
見
之
明
。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確
是
一
位
具
有
國
際
眼
光
的
政
治
家
，
談
話
中
一
直

強
調
要
將
對
俄
關
係
放
在
對
外
政
策
的
優
先
地
位
，
奉
行
大
國
平
衡
政

策
，
反
對
重
新
回
到
新﹁
冷
戰﹂
。
他
任
格
元
首
十
一
年
，
但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顏
色
革
命﹂
中
被﹁
美
國
朋
友﹂
出
賣
，
黯
然
落
台
。
格
開

始
奉
行
反
俄
親
美
政
策
，
代
價
是
徹
底
失
去
了
阿
布
哈
茲
和
南
奧
塞

梯
，
更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格
俄﹁
五
天
戰
爭﹂
中
輸
得
一
敗
塗
地
。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的
離
世
引
我
思
索
：
在
大
國
夾
縫
中
，
小
國
該
如
何

生
存
？
冷
戰
時
代
，
成
功
的
例
子
有
中
立
化
的
芬
蘭
和
瑞
典
等
，
躲
過

美
蘇
爭
霸
，
人
民
安
居
樂
業
。
冷
戰
後
，
新
加
坡
和
哈
薩
克
斯
坦
則
堪

稱
典
範
，
全
賴
李
光
耀
和
納
扎
爾
巴
耶
夫
這
樣
的
領
袖
縱
橫
捭
闔
。
格

魯
吉
亞
則
是
失
敗
的
典
型
，
這
不
能
不
說
是﹁
大
外
交
家﹂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個
人
的
悲
劇
！

我所認識的謝瓦爾德納澤

在
香
港
，
專
寫
間
諜
小
說
的
作
家
很
少
，
數

來
數
去
，
就
只
有
一
個
仇
章
。
他
的
生
平
所
知
甚

少
，
只
知
少
年
時
，
他
生
活
在
廣
州
，
是
足
球
隊

的
健
將
。
抗
戰
時
，
一
九
四
二
年
吧
，
逃
往
韶

關
，
於
︽
中
山
日
報
︾
撰
︿
第
五
號
情
報
員
﹀
，

一
炮
而
紅
。

抗
戰
後
，
仇
章
的
創
作
慾
特
別
旺
盛
，
一
部
一
部

著
作
推
出
，
如
︽
遠
東
間
諜
戰
︾
、
︽
香
港
間
諜

戰
︾
、
︽
東
京
玫
瑰
︾
等
，
都
是
諜
報
小
說
。
在
這

時
期
，
除
了
筆
耕
維
生
外
，
還
擔
任
當
時
得
令
的
天

空
小
說
家
李
我
的
秘
書
；
可
惜
，
在
李
我
已
出
的
回

憶
錄
裡
，
未
見
有
他
一
鱗
半
爪
的
紀
錄
；
只
知
他
逝

世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
有
資
料
說
他
只
活
了
三
十
餘

歲
，
有
說
四
十
餘
，
總
之
是
英
年
早
逝
。

近
日
淘
書
，
得
其
一
冊
︽
神
秘
島
︾
︵
香
港
：
匯

通
書
店
，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再
版
︶
，
標﹁
仇
章
遺

作﹂
，
版
權
頁
還
列
出
有
五
種
，
已
出
版
的
有
︽
韓

諜
記
︾
、
︽
台
灣
間
諜
戰
︾
、
︽
漏
網
︾
；
排
印
中

的
有
︽
鱷
魚
潭
︾
、
︽
五
星
間
諜
︾
。
在
他
十
年

︵
一
九
四
二
至
一
九
五
二
年
︶
的
短
短
生
涯
裡
，
創

下
如
斯
豐
盛
作
品
，
實
是
精
力
過
人
。

在
︽
神
秘
島
︾
中
，
仇
章
用
M
埠
來
代
表
一
個
地

區
，
劈
首
就
說
：

﹁
世
界
上
有
一
個
最
可
憐
的
殖
民
地
，
它
的
名
字
叫
做
M

埠
。
M
埠
的﹃
宗
主
國﹄
也
是
一
個
可
憐
的
民
族
，
廣
東
人
稱

呼
它
做
大
西
洋
，
如
果
翻
開
地
圖
來
看
，
就
是
西
方
的
某
某

牙
，
弱
小
民
族
之
一
。﹂

這
個
M
埠
呼
之
欲
出
。
仇
章
並
形
容
它
是﹁
以
賭
興
家
，
以

煙
繁
榮
，
以
娼
招
徠
，
它
只
有
社
會
的
輪
廓
，
沒
有
社
會
的
靈

魂
，
美
其
名
不
愧
為
一
座
東
方
的﹃
木
乃
伊﹄﹂
，
如
此
描

述
，
實
是
謔
而
不
虐
。
仇
章
這
書
的
行
文
簡
潔
乾
淨
，
不
似

︽
香
港
間
諜
戰
︾
等
作
品
的
拖
沓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
李
家
園
在
︽
星
島
晚
報·
香
港
雜

談
︾
中
，
形
容
仇
章
在
韶
關
的
住
所
：﹁
這
是
一
間
磚
屋
，
建

在
公
路
旁
，
也
接
近
瀧
江
濱
，
屋
內
有
幾
個
小
房
間
，
仇
章
就

單
身
租
用
一
個
，
我
到
達
時
，
床
前
放
有
一
張
小
凳
，
床
上
放

有
幾
張
稿
紙
，
有
的
已
寫
滿
字
。﹂
原
來
仇
章
就
是
以
床
為
書

枱
，
坐
在
小
凳
上
寫
他
的
諜
報
小
說
。
李
家
園
還
說
，
很
多
人

問
他
：﹁
仇
章
是
不
是
情
報
員
？
…
…
第
五
號
情
報
員
是
否
就

是
他
的
寫
照
？
…
…
他
是
否
受
過
特
種
訓
練
？
要
不
，
他
為
什

麼
對
於
諜
報
這
門
工
作
，
這
樣
熟
悉
，
寫
來
絲
絲
入
扣
？﹂

李
家
園
在
仇
章
年
輕
時
，
即
已
相
識
，
只
知
他﹁
性
情
內

向
，
很
少
出
聲﹂
，
而﹁
行
蹤
飄
忽
，
性
格
沉
默
，
頭
腦
冷

靜
，
正
是
一
位
好
的
情
報
員﹂
，
但
是
不
是
情
報
員
，
李
家
園

難
以
啟
齒
相
問
。
直
到
仇
章
死
後
，
也
無
從
知
曉
。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仇
章
喜
在
上
環
的
新
光
酒
家
飲
茶
，
一
盅
兩
件
後
，
隨

即
伏
案
寫
稿
；
報
社
的
雜
役
，
到
時
到
候
便
到
酒
樓
取
稿
。
李

家
園
有
時
也
到
新
光
找
他
聊
天
，
其
時
仇
章
臉
色
蒼
白
，
間
有

咳
聲
，
懷
疑
他
患
有
肺
病
，
不
久
就
逝
世
了
。
一
代
作
家
，

﹁
到
場
送
殯
的
，
只
寥
寥
幾
人﹂
。

坊
間
傳
言
，
李
我
的
天
空
小
說
是
由
仇
章
代
筆
的
，
李
我
堅

決
否
認
。
姑
勿
論
如
何
，
在
香
港
通
俗
文
壇
上
，
仇
章
的
間
諜

小
說
，
可
謂
只
此
一
家
，
別
無
分
店
。

間諜小說家仇章

最
近
灣
仔
會
展
極
熱
鬧
，
書
展
和
動
漫
節
都
吸
引
了
無
數

知
音
前
往
。
我
到
動
漫
節
原
因
有
二
：
︵
一
︶
了
解
時
下
年

輕
人
的
民
情
；
︵
二
︶
拜
訪﹁
舊
日
的
足
跡﹂
專
訪
嘉
賓
、

今
年
動
漫
代
言﹁
風
雲﹂
的
創
作
人
馬
榮
成
。

場
內
迫
爆
十
來
廿
歲
的
男
女
，
許
多
都
悉
心
裝
扮
，
假

髮
、
服
飾
、
化
妝
一
絲
不
苟
，
七
彩
繽
紛
入
形
入
格
，
如
果
請
他

們
合
照
，
即
時﹁
上
身﹂
擺
出
最
神
似
甫
士
、I

Like
It

！

天
下
集
團
的
風
雲
已
連
載
廿
六
年
，
那
個
步
驚
雲
雕
像
前
面

有
一
條
等
候
拍
照
的
人
龍
。
馬
榮
成
被
稱
漫
畫
界
神
話
，
自
小
把

教
科
書
畫
滿
公
仔
，
想
不
到
這
位
油
塘
小
子
，
十
五
歲
入
行
，
真

的
一
步
一
步
畫
出
彩
虹
，
就
連
無
綫
也
以
他
作
題
材
拍
成
電
視

劇
。他

是
個
慢
工
出
細
活
的
作
者
，
每
個
步
驟
都
認
真
進
行
，
他

的
手
和
腦
袋
永
遠
忙
碌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加
入
玉
郎
機
構
工

作
，
將
老
闆
黃
玉
郎
的
意
念
︽
中
華
英
雄
︾
畫
出
奇
蹟
，
創
出
了

二
十
萬
本
的
紀
錄
。
猶
記
得
當
年
的
年
輕
人
，
無
論
學
生
或
工

人
，
人
人
後
袋
都
插
着
一
本
，
極
受
歡
迎
。
可
是
，
他
並
不
滿

足
，
他
渴
望
要
推
廣
漫
畫
更
專
業
化
，
甚
至
開
畫
展
。

八
九
年
元
旦
，
他
被
襲
擊
右
手
受
傷
。
他
最
難
忘
當
時
一
位
年
輕
人
帶
着

女
朋
友
，
跑
到
醫
院
哭
着
要
他
不
可
放
棄
，
他
深
受
感
動
。
休
假
半
年
重
返

崗
位
至
離
開
，
他
抱
撼
未
有
機
會
為
︽
中
華
英
雄
︾
畫
出
大
結
局
。

﹁
為
了
不
要
再
有
遺
憾
，
我
要
在
自
己
有
能
力
，
有
朝
氣
的
時
候
為
自
己

一
手
創
造
出
來
的
風
雲
下
個
結
局
篇
。﹂
今
年
他
將
雙
周
刊
改
成
月
刊
，
就

是
要
走
向
完
結
。
十
二
月
並
非
最
後
一
期
，
他
不
想
讀
者
以
三
十
八
元
買
一

本
回
去
便
以
為
從
此
擁
有
，
他
要
風
雲
迷
明
年
一
月
中
親
身
去
看
結
局
展

覽
，
要
把
廿
六
年
來
的
最
終
大
結
局
永
藏
心
中
。

馬
榮
成
就
是
這
樣
有
個
性
，
三
歲
喪
父
，
母
親
帶
着
兩
位
姊
姊
一
位
妹
妹

生
活
，
他
從
來
隨
心
所
欲
，
未
為
自
己
是
家
中
唯
一
男
孩
而
感
到
壓
力
，
他

我
行
我
素
。
他
本
不
信
命
，
卻
在
廿
來
歲
，
名
氣
最
光
輝
、
內
心
最
迷
惘
之

時
跑
去
請
鐵
版
神
數
董
慕
節
伯
伯
批
命
，
對
方
送
上
一
句﹁
金
鱗
豈
是
池
中

物
，
一
遇
風
雲
便
化
龍﹂
，
想
不
到
他
真
的
在
另
起
爐
灶
創
作
風
雲
之
時
起

了
聶
風
和
步
驚
雲
這
兩
位
主
角
的
名
字
，
最
高
銷
量
廿
二
萬
本
。
電
影
公
司

不
放
過
時
機
，
找
來
了
鄭
伊
健
和
郭
富
城
擔
演
，
也
真
的
演
活
了
。
他
笑

言
：﹁
伊
健
本
身
長
頭
髮
早
已
是
聶
風
，
郭
富
城
的
內
斂
與
步
驚
雲
極
神

似
，
如
果
我
來
拍
結
局
篇
，
我
會
加
入
謝
霆
鋒
演
出
斷
浪
一
角
。﹂

風
雲
結
局
也
是
馬
榮
成
退
休
之
時
嗎
？﹁
對
，
我
會
只
畫
自
己
喜
愛
的

畫
，
不
用
再
作
甚
麼
商
業
考
慮
。
我
要
爭
取
平
衡
的
生
活
，
孩
子
長
大
了
，

我
要
追
尋
與
他
們
一
起
成
長
的
日
子
。
再
者
母
親
離
世
前
，
我
也
因
工
作
未

能
陪
伴
在
側
，
今
年
也
極
忙
未
有
掃
墓
，
我
已
許
下
諾
言
明
年
一
定
去
拜

祭
，
告
訴
她
我
真
的
慢
下
來
了
。﹂
原
來
英
雄
也
會
眼
紅
紅
︱
︱
。

漫畫界神話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報
上
赫
然
見
到
麥
理
覺
訃
聞
，
原
來
這
位
前
香
港

總
商
會
總
裁
、
我
的
舊
老
闆
，
已
於
七
月
十
四
日
於

溫
哥
華
逝
世
，
享
年
九
十
。
翌
日
也
有
少
量
報
章
跟

進
報
道
。
麥
理
覺
爵
士
︵Sir

Jim
m
y
M
cG
regor

︶

一
生
跟
香
港
的
發
展
關
係
密
切
，
很
值
一
記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我
畢
業
不
久
就
進
入
香
港
總
商
會

工
作
，
一
個
廿
歲
出
頭
的﹁
𡃁
妺﹂
，
初
時
當
翻
譯
，
後

來
轉
做
中
國
貿
易
推
廣
，
吸
引
外
資
進
入
中
國
。
那
時
ｍ

內
地
門
戶
剛
開
，
大
大
小
小
的
外
資
和
港
資
企
業
都
躍
躍

欲
試
，
內
地
也
忙
於
重
建
各
種
法
規
和
稅
制
，
一
片
忙
碌

與
欣
欣
向
榮
景
象
。
那
時
麥
理
覺
早
已
離
開
港
府
，
在
總

商
會
任
總
裁
。
當
時
總
商
會
在
重
建
前
的
太
古
洋
行
，
英

國
味
十
足
。
我
加
入
幾
個
星
期
，
商
會
就
搬
往
其
時
新
落

成
的
金
鐘
統
一
中
心
廿
二
樓
自
置
物
業
，
氣
象
一
新
。
買

物
業
可
能
是
總
商
會
歷
來
最
明
智
的
決
定
之
一
，
我
相
信

麥
理
覺
應
起
了
推
動
作
用
。

根
據
網
上
資
料
，
麥
理
覺
生
於
蘇
格
蘭
，
一
九
五
四
年

隨
英
國
皇
家
空
軍
來
港
，
加
入
港
府
，
官
至
工
商
署
助
理

署
長
，
並
在
六
七
暴
動
期
間
在
港
府
心
戰
室
做
文
宣
工
作
。
後
離
開

政
府
，
一
九
七
五
至
一
九
八
八
年
任
香
港
總
商
會
總
裁
，
一
九
八
八

年
至
九
五
年
循
商
界
︵
第
一
︶
功
能
界
別
︵
即
由
總
商
會
會
員
選

出
︶
出
任
立
法
局
議
員
，
也
是
香
港
民
主
促
進
會
創
會
成
員
之
一
。

九
五
年
獲
委
任
入
行
政
局
，
九
七
退
休
後
移
居
加
拿
大
。

他
是
我
大
老
闆
的
時
候
，
我
是
小
職
員
一
名
，
有
時
只
在
走
廊
或

電
梯
碰
上
說
幾
句
話
，
直
至
有
次
因
為
要
升
級
，
他
接
見
我
並
談
了

一
回
。
突
然
他
有
點
感
觸
地
說
：﹁
在
政
府
工
作
有
權
，
在
商
界
工

作
有
錢
，
但
在
這
兒
工
作
，
沒
權
又
沒
錢
，
你
要
考
慮
清
楚
。﹂
他

見
我
一
時
不
知
如
何
回
應
，
就
笑
着
打
圓
場
：﹁
不
管
怎
樣
，
總
之

follow
your

heart

︵
隨
心
而
行
︶
就
好
了
。﹂
那
年
代
年
輕
人
機
會

很
多
，
我
們
去
哪
兒
都
升
得
快
，
上
司
也
不
大
理
我
們
，
但
大
老
闆

這
番
話
，
我
一
直
記
住
。
那
時
香
港
未
有
政
黨
，
民
間
組
織
也
很

少
，
大
型
商
會
對
輿
論
的
影
響
力
比
現
在
大
得
多
，
而
麥
理
覺
也
扮

演
了
微
妙
角
色
。
下
周
再
續
。

我知道的麥理覺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從
哈
巴
羅
夫
斯
克
踏
上
西
伯
利
亞
鐵
路

之
旅
、
最
長
和
最
艱
辛
的
一
段
車
程
，
往

第
三
站
烏
蘭
烏
德
進
發
。
聽
從
鐵
路
之
旅

領
隊
彼
得
出
發
前
的
提
示
，
此
段
車
程
途

經
十
個
車
站
、
五
十
小
時
不
能
洗
澡
、
火

車
餐
卡
食
物
超
貴
而
難
吃
、
四
人
一
包
廂
的

臥
鋪
需
要
自
己
執
拾
、
不
會
如
住
宿
酒
店
般

天
天
更
改
被
單
、
宜
自
備
飲
用
礦
泉

水
…
…
大
夥
兒
在
上
車
前
，
在
超
市
搜
購
糧

食
及
衛
生
用
品
，
應
付
未
來
兩
天
在
火
車
上

的
生
活
。

晚
上
十
時
發
車
，
首
三
十
六
小
時
過
去

了
，
火
車
駛
過
六
個
車
站
，
完
成
超
過
整
條

西
伯
利
亞
鐵
路
四
分
一
之
行
程
。
在
火
車

上
，
邊
吃
邊
談
、
看
看
電
視
劇
、
靠
站
時
下

車
逛
逛
，
原
來
也
不
是
太
難
度
過
。

每
個
火
車
卡
有
九
間
四
人
包
廂
，
有
窗
有

門
，
可
以
關
住
鎖
上
；
包
廂
內
有
空
調
照

明
；
包
廂
內
共
有
四
張
床
，
二
張
上
鋪
、
二

張
下
鋪
；
在
每
卡
火
車
的
兩
端
，
各
有
一
間

廁
所
，
當
廁
所
裡
的
馬
桶
用
腳
一
踩
，
排
洩
物
就
直
接
落

入
路
軌
上
，
為
了
避
免
車
站
範
圍
內
異
味
充
斥
，
所
以
在

火
車
進
站
時
，
廁
所
會
關
閉
鎖
上
，
嚴
禁
使
用
。
每
個
火

車
卡
上
都
有
一
位
俄
籍
服
務
員
負
責
管
理
，
收
發
床
單
被

蓋
、
加
添
熱
水
、
清
潔
廁
所
及
走
廊
等
公
共
空
間
，
但
因

言
語
不
通
，
大
家
雖
同
坐
一
卡
車
，
還
是
很
少
溝
通
。

在
火
車
上
連
續
度
過
兩
個
晚
上
，
沒
得
洗
澡
，
對
每

天
有
早
起
洗
澡
習
慣
的
人
是
一
大
考
驗
，
惟
有
用
盡
各
種

方
法
分
解
心
結
，
但
又
不
能
導
致
失
眠
、
睡
不
了
覺
！

每
當
火
車
停
靠
大
站
︵
停
車
時
間
各
有
三
十
分

鐘
︶
，
大
家
紛
紛
下
車
拍
照
、
買
零
食
、
活
動
筋

骨
…
…
直
至
兩
天
後
的
下
午
五
時
終
於
抵
達
烏
蘭
烏

德
，
可
以
入
住
酒
店
，
第
一
大
事
當
然
是
上
房
冲
涼
！

火車上的人生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約定俗成似的，從前各種市聲各有各的風格特
色，不會混淆纏錯，如果要分類的話，可分為兩
大類：一類是口頭叫賣聲；一類是器物鳴響聲。
口頭叫賣聲有各種派別，因地域方言而各有不
同，同是吳方言，紹興和蘇州就有着區別，是典
型的越腔吳調之別。前者狀越劇和紹興大板，後
者類蘇灘和評彈，別說紹興和蘇州，其實吳語區
各城市間都有着差別。語言的差別，聲調的差
別，還有各行業間的差別。有的叫賣聲是帶有音
韻聲調的，是唱歌式的，是詠歎調的有的則不帶
音韻，只是喊叫，藝術些的可算朗誦或快板，不
過，叫賣聲中許多是又喊又唱，喊着喊着就唱了
起來，真所謂「言不盡而歌之，歌不盡而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叫賣中手舞足蹈的也能見着，
譬如叫賣零頭布或拍賣日用小商品，一塊一塊、
一件一件的叫着、順口溜着、唱着、不知不覺中
就舞了起來。北方相聲中有《賣布》的傳統名
段，其實蘇州「賣布」的情趣絕不亞於北方相聲
之所描繪，可惜沒有上升為藝術品而已。
這裡着重要說的是市聲中的器物鳴響聲，我稱
之謂市聲鳴榔。過去讀宋詞，讀到「有漁舟唱
晚，一片鳴榔」時，眼前便顯現殘陽下的水面上

幾艘打魚船悠然歸來的圖畫，耳邊則響起了清脆
的鳴榔——漁夫以長木擊船舷的聲音。我在江南
水鄉插隊落戶過，經常聽到水上鳴榔，聽似單調
的「啪啪」聲，但竊以為那是江南水鄉最有意境
的聲響。我這裡以鳴榔形容市聲，說明這種聽似
單調的器物鳴響聲，實在是非常有意境的呢。
兒時門前常有賣桔紅糕的小車推過，沒有叫賣

聲，只有搖撥郎鼓聲，「咕咚咕咚」的響，搖得
孩子們的心也「咕咚咕咚」的跳，高門矮闥就嘩
然而開，孩子們紛紛圍住那小車，一百錢（一分
錢）一包，中看而好吃。
夜間，「駱駝擔」在小巷深處幽幽地敲起了竹
梆：「篤篤篤……」竹梆富節奏感、很脆，卻不
喧鬧，恰如其分把顧客召喚而來，卻不會驚擾朦
朧入睡的居民；或許，這幽幽的竹梆反能催人進
入夢境哩。「駱駝擔」多半是賣糖粥、湯水圓和
縐紗餛飩者，所以兒歌有「篤篤篤，賣糖粥，三
斤核桃四斤殼，吃儂肉，還儂殼……」
秋夜，賣白果佬挑着擔子來了，在爐灶上抖動

着鐵絲籠子，籠子裡的白果歡快地蹦跳着，間以
「噗噗噗」的爆裂聲，和籠子上繫着的鈴鐺組合
成了美妙的合奏。在合奏聲中，賣白果佬韻味十

足唱了起來：「燙手糯來熱白果，亦是香來亦是
糯，要吃白果就來數……」唱是錦上添花，其實
不用唱，那一番輕音樂合奏已經把秋夜的氣氛渲
染透了，況且還有跳動的爐火把圍攏着的孩提們
的小臉龐映了個彤紅。
賣飴糖佬敲的是鑼，有大鑼也有小鑼，敲大鑼
的是賣「大糖」的，多為男人和老者，主要賣的
手藝，一小坨熱飴糖再調上點顏色，三下兩下便
可捏出人物和動物來，或借助模具，吹出個老鼠
偷油，維妙維肖，不多時各種糖人糖物五色繽紛
插滿了柴帚。他們敲大鑼只「匡」的一聲足矣，
鑼的餘音中，賣糖的擔子旁早已是裡三層外三層
了。相應的，敲小鑼的賣「小糖」，「噹噹噹」
敲，賣糖人多為鄉下婦女，不現做現賣，柴帚上
也插些現成的小玩意兒，她們主要賣純粹的飴
糖，一分兩分的賣，兩根小棒頭往糖盒裡一戳一
卷，一小坨黏軟的飴糖就遞到了孩子的手中。這
一小坨飴糖在孩子的手裡繞啊繞的，由透明繞成
乳白，可以玩一個下晝。
那時的銅匠擔也不叫賣，甚至也不有意敲擊什

麼器物，可銅匠擔的聲響是市聲中最別致的一
款。那主要憑藉擔子上各種銅的掛件，大大小
小、零零總總串在擔子上，人挑着擔子走，那些
銅掛件就搖擺、就相互撞擊，就發出悅耳的「磬
鏘磬鏘」聲，隨着挑擔人步子的不同，那音響的
節奏就不同。我有個舊鄰就是個挑銅匠擔的，配
鑰匙、澆銅勺鏟刀湯婆子都一把好手，他那銅匠

擔也挑得花樣百出，有時小步彳亍，有時大步流
星，有時走四方步，有時走矮腳步，步態不同，
擔子發出的聲音也不同。後來了解到，他這樣走
花步不盡然是賣弄，一來變換步態走得輕鬆，二
來呢，為了跟同行的競爭，讓主顧們聽聲辨人，
作成他的生意。
還有賣棒冰雪糕的，起先叫賣，——「阿要光
明牌格棒冰——」叫着叫着腔調就賴皮了起來，
大熱天，自己叫着吃力，人家聽了心煩，索性都
不叫了，以敲擊棒冰箱的「啪啪」聲招徠顧客。
這一招也靈驗，敲到了孩子們的心上，都形成了
條件反射，一聽到那「啪啪」聲，孩子們就嚷着
要買來吃。這聲音最像漁夫的鳴榔，漁夫的鳴榔
為的驚魚投網，棒冰箱的叩擊聲則使孩子們紛紛
「投網」，那情景也夠鮮活的。

市聲鳴榔
百
家
廊

吳
翼
民

市
場
裡
的
飲
食
攤
，
很
多
都
是
順
應
季
節
改
換
經
營
品

種
。
入
夏
以
後
，
賣
粥
的
小
攤
就
明
顯
增
多
了
，
大
米
粥
、

小
米
粥
都
有
，
兩
者
的
吃
法
也
是
截
然
相
異
。
大
米
粥
是
白

粥
，
配
上
各
色
鹹
菜
吃
；
小
米
粥
則
是
甜
品
，
加
上
紅
糖
熬

得
糊
糊
的
，
又
稠
又
黏
，
像
是
半
化
的
果
凍
，
有
時
用
勺
子

舀
，
會
牢
牢
地
黏
在
勺
子
上
，
半
天
也
落
不
到
碗
裡
。
這
樣
的
小

米
粥
就
是
作
為
消
閒
食
物
推
出
的
，
難
以
頂
飢
，
加
之
甜
膩
，
也

極
少
有
人
能
吃
上
兩
碗
。
人
們
多
是
早
餐
時
配
一
個
糖
包
子
吃
，

以
其
半
流
質
性
略
為
消
解
麵
食
的
乾
噎
。
或
者
人
們
下
午
走
到
市

場
買
菜
，
腹
內
微
感
飢
餒
，
吃
一
碗
小
米
粥
養
胃
，
也
會
有
一
種

安
閒
而
滋
潤
的
愜
意
。

小
米
在
古
時
曾
被
尊
為
百
榖
之
長
，
亦
為
北
方
糧
食
之
大
宗
，

被
視
為
是
最
養
人
的
榖
食
。
︽
清
稗
類
鈔
︾
曰
：﹁
洛
陽
婦
人
生

產
，
百
日
之
內
，
僅
飲
小
米
粥
湯
，
此
外
概
不
敢
食
。﹂
昔
日
北

方
婦
女
坐
月
子
，
每
日
的
滋
養
食
物
就
是
小
米
粥
，
認
為
在
強
健

補
益
方
面
，
尤
勝
雞
鴨
魚
肉
。
清
代
小
說
︽
三
俠
五
義
︾
裡
面
，

為
了
慰
藉
落
水
受
驚
的
富
家
小
姐
，
船
家
夫
婦﹁
舀
上
一
瓢
水
，

找
出
小
米
麵
，
做
了
一
碗
熱
騰
騰
的
白
水
小
米
麵
的
疙
瘩
湯
，
端

到
小
姐
面
前﹂
。
昔
日
的
下
層
百
姓
，
只
要
碗
裡
還
有
小
米
，
就
足
以
照
亮

熬
清
守
淡
的
生
活
。

然
而
小
米
到
了
南
方
，
尤
其
是
在
嶺
南
，
就
受
冷
遇
多
了
，
人
們
只
是
在

想
要
吃
一
些
雜
糧
調
劑
口
味
，
或
者
胃
口
不
佳
、
須
以
甜
品
滋
養
的
時
候
，

才
會
選
擇
小
米
粥
。
街
邊
的
糖
水
舖
，
用
小
車
推
着
走
的
流
動
粥
攤
，
都
是

把
大
鍋
坐
在
一
口
煤
爐
上
，
鍋
裡
的
小
米
粥
一
直
在﹁
咕
嘟﹂
冒
泡
，
透
釋

出
一
種
慢
生
活
的
休
閒
感
。
有
些
年
輕
人
嫌
小
米
粥
的
味
道
太
單
調
，
會
要

求
只
要
一
半
，
另
一
半
要
芝
麻
糊
或
花
生
糊
，
混
搭
成﹁
鴛
鴦﹂
。
於
是
一

道
很
普
通
的
甜
品
，
就
吃
出
了
不
一
樣
的
味
道
。
這
種
頗
能
反
映
近
世
消
費

心
態
的
新
潮
吃
法
，
也
造
就
了
不
同
的
生
活
樂
趣
。

最
擅
長
煮
小
米
粥
的
，
大
概
要
數
陝
西
人
。
我
住
處
附
近
有
一
家
陝
西
小

吃
館
，
小
米
粥
原
是
店
裡
附
送
給
客
人
的
添
頭
，
因
煮
得
好
吃
，
一
來
二

去
，
許
多
人
竟
然
專
門
衝
着
這
家
店
的
小
米
粥
來
吃
麵
食
。
每
天
一
大
早
，

店
裡
的
夥
計
就
在
門
口
支
起
一
口
大
鍋
，
小
米
粥
在
鍋
裡
沸
騰
翻
滾
，
空
氣

裡
也
始
終
瀰
漫
有
一
股
綿
軟
柔
膩
的
米
香
氣
。
等
到
金
黃
色
的
小
米
徹
底
綻

裂
開
花
，
夥
計
再
往
鍋
裡
添
一
把
豆
餅
。
這
種
做
法
與
嶺
南
人
用
腐
竹
煮
糖

水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豆
餅
是
泡
發
的
黃
豆
用
石
碾
壓
扁
，
然
後
曬
乾
，
因

其
又
薄
又
脆
，
輕
輕
一
捏
就
碎
了
，
放
到
粥
一
起
煮
，
很
快
就
會
化
於
無

形
，
小
米
粥
便
因
此
有
了
一
股
淡
淡
的
豆
香
。
這
樣
的
小
米
粥
是
極
稠
的
，

看
起
來
就
像
是
一
粒
粒
魚
卵
泡
在
油
脂
裡
，
就
着
醃
蘿
蔔
乾
、
醬
黃
瓜
之
類

的
鹹
菜
吃
，
口
感
清
香
綿
軟
，
不
知
不
覺
就
能
吃
完
一
大
碗
。

一
粥
一
飯
，
只
要
做
好
了
，
同
樣
也
能
呈
現
出
與
眾
不
同
的
魅
力
。

小米粥 五味
人生
陶琦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

■

敲
大
鑼
的
是
賣
「
大
糖
」
的
，
主
要

賣
手
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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